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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熱蘭遮城遺址出㈯的㈩㈦世紀歐洲和

㈰本陶瓷 

謝明良*
 

【摘要】本文試圖將 1 62 4 年荷蘭㆟在台灣台南安平㆞區所建築的熱蘭遮城 (F o rt Ze e l an di a )遺址出土

的十七世紀歐洲和日本陶瓷，置於當時亞洲貿易網絡㆗予以考察。遺址所出歐洲陶瓷包括馬約利卡

(Ma j o li c a )錫釉藍彩標本，推測是屬於所謂膏藥罐 ( A l b a rel lo )的殘片。其次，另有來自德國俗稱鬍鬚

男 (B a t ma n ns k ru g )的帶把手鹽釉酒壺標本，從殘片所見 阿姆斯特丹市徽模印貼 花及其裝飾特徵，知

其應是德國萊茵㆞區弗勒亨 (F re c h en )窯場所燒製之銷往荷蘭的作品。另外 ，遺址所見日本陶瓷則是

九州肥前㆞區的所謂㆓彩唐津。從馬約利卡錫釉陶和弗勒亨類型鹽釉器，既見於印尼叭沙伊干 (P a s a r  
Ik a n )、萬丹 (B a nt e n )或日本長崎荷蘭商館等遺址，結合文獻記載，不難得 知遺留在台灣的歐洲陶瓷

有可能是經由荷蘭㆟所攜來。至於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後半期的日本㆓彩唐津則不排除和鄭成功

家族的陶瓷貿易事業有關。熱蘭遮城遺址不僅出土有㆗國陶瓷 ，亦見歐洲德國、荷蘭以及東南亞泰

國、東北亞日本等㆞十七世紀陶瓷，而 這樣的陶瓷組合，完全不見於㆗國 考古遺址，故可說是當時

以台灣為據點的亞洲貿易交流於考古學㆖的反映。 

關鍵詞：台灣 十七世紀 熱蘭遮城 尼德蘭馬約利卡 肥前陶瓷 德國炻器 貿易陶瓷 

熱蘭遮城是 1624 年荷蘭㆟在今台南安平建築的城堡，初稱奧倫治城(Fort  
Orange)，1627 年奉荷蘭東㊞度公司總公司命令改㈴熱蘭遮城(Fort Zeel andia)。
城堡本城於 1632 年已大體竣工，並以城堡為㆗心建立起荷蘭在台灣的殖民統

治，迄 1662 年鄭成功攻佔熱蘭遮城驅逐荷蘭㆟之後，鄭氏仍長駐於此，並改㆞

㈴為安平  。1683 年清軍大舉攻台，鄭克塽戰敗投降，清廷仍以熱蘭遮城為軍

裝局，但熱蘭遮城卻因 1869 年英軍砲轟安平㈫藥庫而毀損部份城牆，不久，1874

年㆓鯤身修築炮台(億載㈮城)，也從城堡取走不少建材。熱蘭遮城於㈰本統治

台灣時期曾經加以整建，既在城內構築海關長官宿舍，又於 1930 年將宿舍改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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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㈲關熱蘭遮城築城的經緯，可參見：村㆖直次郎(韓石麟譯)，〈熱蘭遮城築城史話〉，《台

南文化》3-3 (1953)，頁 11-13；3-4 (1954)，頁 45-4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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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具拱廊形式的展覽館。戰後，城堡改稱「安平古堡」，並增建瞭望塔和史蹟公

園。 

2003 年，台南市政府委託國立成功大㈻進行《第㆒級古蹟台灣城殘蹟(原

熱蘭遮城)城址初步研究計畫》，同年㈧㈪計畫共同主持㆟劉益昌在參酌成功大

㈻㈯㈭工程系李德河教授利用透㆞雷達探勘熱蘭遮城遺址所得數據，對遺址進

行了考古發掘  。目前已發掘㆔個㆞點，編號為第 1、2、3 號探坑。所出遺物

的質材種類頗為豐富，而以陶瓷的數量最多。初步觀察，陶瓷器的年㈹早㉂㈩

㈦世紀，晚迄近現㈹，其時㈹跨幅基本㆖涵蓋了荷蘭、明鄭、清朝、㈰本以及

戰後台灣等各個時期。 

就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㈯的㈩㈦世紀陶瓷的產區而言，無疑是以㆗國製品

的數量居最大多數。除了著㈴的安平壺標本之外，㉃少還包括了江西省景德鎮

的卡拉克瓷(Kraak P orcel ain)(圖 1)，以及分別來㉂福建省漳州、德化、安溪或

浙江省溫州等㆞瓷窯所生產的青瓷(圖 2)、青花瓷和釉㆖彩瓷等作品。此外，另

㈲為數不少但窯口尚待辨認的施罩褐色、黑褐色釉的鐵釉系標本。雖然，台灣

外島澎湖風櫃尾等㆞不止㆒次㆞採集得到㈩㈦世紀景德鎮卡拉克瓷或漳州窯等  

標本  ，可惜均屬表採而缺乏正式的考古發掘手續。因此，此次熱蘭遮城遺址

出㈯的標本，是首次經由考古發掘証實台灣，㈵別是台灣本島確實存在這類裝

飾布局來㉂歐洲㆟所設計的所謂卡拉克青花瓷器，值得重視。不過，本文的討

論對象則是此次發掘出㈯的㈩㈦世紀歐洲和㈰本陶瓷。選定這個題目的原因，

不僅僅是因為㈩㈦世紀歐洲陶瓷是台灣本島考古的首次發現，讓㆟耳目㆒新，

更重要的是熱蘭遮城所見分別來㉂㈰本、㆗國、東南亞和歐洲這樣的陶瓷共伴

組合，正是利用考古㈾料來㊞証文獻所載當時以台灣為據點的東亞貿易交流的

具體例証。其次，相對於眾㆟耳熟能詳的㆗國陶瓷，國內對於歐洲或㈰本陶瓷

似乎較為陌生，故㈲將㈾料公諸於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。以㆘，本文即依恃手

頭所㈲的幾乎是令㆟汗顏的少數㈾料，針對熱蘭遮城遺址出㈯的歐洲和㈰本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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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㈶團法㆟成大研究發展基㈮會，《第㆒級古蹟台灣城殘蹟(原熱蘭遮城)城址初步研究計畫

成果報告書》(台南：台南市政府，2003)。我很榮幸受邀擔任該計劃的㈿同研究，參與出

㈯陶瓷標本的鑑識工作。 

3  〈377 年 風櫃尾紅毛城 遺址確定〉〈1623 年颱風損堡 荷㆟強擄漁民修繕 遺址發現大批青

花瓷器碎片為修堡㆟員餐具或清軍留㆘尚待鑑定〉，《聯合報》1999.11.10；盧泰康，〈澎

湖風櫃尾荷據時期陶瓷遺物之考證〉，《故宮文物㈪刊》19卷 5期(2001)，頁 116-13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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瓷做㆒介紹。 

㆒、遺址出㈯的荷蘭陶瓷 

熱蘭遮城第 1 和第 2 號探坑出㈯的荷蘭陶瓷可大致區分為㆓類。㆒類是屬

於廣義的馬約利卡(Majoli ca)系作品。此類標本計㆓件( TP1.III.1.L3e; TP2.V2. 

L3b)，胎質鬆軟，呈淡黃色調。其㆗㆒件內外施釉，外壁於胎㆖施罩白色失透

性錫釉，而後在釉㆖以鈷藍進行彩繪，釉層較厚，會剝釉(圖 3)。其外觀藍彩雖

可媲美青花瓷器，所不同的是，青花瓷器是直接於器胎以鈷料繪飾而後施罩透

明釉用高溫㆒次燒成。 

㆒般而言，馬約利卡是對義大利錫釉陶的泛稱，其語源來㉂西班牙之馬約

利卡島。由於㈩㈤世紀所謂 Hispano-Moreque Ware，即西班牙所燒造的伊斯蘭

風格錫釉陶常經由馬約利卡島輸入義大利，因此馬約利卡原是指此類外觀帶㈵

殊虹彩(Lust re)的陶器，㉃於將義大利錫釉陶稱為馬約利卡則要遲㉃㈩㈥世紀

後半   。㈩㈤㉃㈩㈥世紀是義大利錫釉陶的鼎盛期， 並影響到尼德蘭㆞區  

(t he Netherl ands)，位於該㆞區的今荷蘭德爾夫㈵(Del ft)瓷場亦約於㈩㈥世紀開

始燒造此類因傳輸轉運站而命㈴的錫釉陶器  ，即所謂的荷蘭馬約利卡陶器。  

熱蘭遮城遺址出㈯的兩片馬約利卡陶雖僅存殘片，但仍可觀察出是轆轤拉

坯成形的瓶罐類，從器形推測，其㆗㆒件很可能就是被稱為膏藥罐(Albarello)
的罐身部位殘件(圖 3 ㊨)。法國㈵華( Troyes)市立㊩院附屬藥局即㈲多件㈩㈦世

紀的此類膏藥罐傳世㉃今  (圖 4)。就目前的㈾料看來，這類器高約㈩餘公分

的小罐很可能是隨著荷蘭㆟勢力的擴張而攜㉃各㆞，如 1613 年沈沒於大西洋聖

海倫那島(St . Helena)的荷蘭籍白獅號(Wit t e Leeuw)沈船即見㈲這類小罐  ，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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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森本義之，〈マヨリカ陶器〉，《世界陶磁全集》22(東京：小㈻館，1986)，頁 180。 

5  F ri ts S c h o lt e n ，〈オランダのマヨリカ陶と初期デルフト陶器〉，收入：朝㈰新聞㈳文化㈽畫

局編，《 Th e  Ed w i n  v a n  D re c h t C o ll e c t io n オランダ陶器》(東京：朝㈰新聞㈳，1995)，頁 106。

6  Li l i a n e S fe i r  F a k h ri,〈リヨンとイタリア、ルネサンスのマジョリカ陶器：㈰本の遺跡から

出㈯したイタロ=フランス樣式のリョンのアルバレロ〉，收入：イタリア・ファエンシャ

國際陶芸博物館所藏《マジョリカ㈴陶展 》（東京：㈰本經濟新聞㈳、2001），頁 160。不

過，該文作者將作品年㈹定在㈩㈥世紀末。 

7  G . C . Va n d e r P i j l -K e t e l， T h e  C e r a m i c  L o a d o f t h e “ W i t t e  L e e u w ” (A ms t e rd a m:  R i j k s mu s e u m,
1982)，p. 24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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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蘭東㊞度公司在亞洲的重要據點㊞尼萬丹(Banten)遺址也曾出㈯這類作品

(圖 5)  。 

另㆒方面，除了傳世作品之外，㉃ 1990 年㈹㈰本遺址所見荷蘭㈩㈦㉃㈩㈧

世紀陶瓷標本計約㈩㈨件(片)，半數以㆖屬此類膏藥壺  。其次，依據 2001

年松本啟子的統計，則分別來㉂㈰本㈧處遺址，總計㆓㈩㈨件的馬約利卡陶器

當㆗，所謂膏藥罐亦佔㆓㈩㆒件之多  。其㆗，年㈹最早的標本見於長崎縣大

村市慶長㆔年(1598 年 )建成的玖島城址  ，以及 環濠都市㈰本慶長㆓㈩年  

(1615 年)㆞層  ；不僅如此，在調查增㆖寺歷㈹德川將軍墓時也於卒歿於元和

㈨年(1623 年)的德川秀忠墓發現同類作品  (圖 6)。結合出㈯㈲該類作品之其

他遺址之性質或㆞望，則除了將軍墓、城、大㈴居宅之外，明顯集㆗於獲得幕

府同意可與外國交易的「㈤所商㆟」所在㆞之長崎、 、大阪、京都，以及出

島荷蘭商館遺址  。這樣看來，做為荷蘭東㊞度公司連接東南亞㊞尼諸國或東

北亞㈰本重要基㆞的熱蘭遮城遺址出㈯㈲㈩㈦世紀荷蘭陶瓷似乎也是理所當然

之事。此外，由於㈰本 市是因朱㊞船貿易而繁榮的都市，而台灣即是㈰本朱

㊞船赴東南亞貿易時的據點，長崎㈹官末次平藏也於寬永㆔年(1626 年)獲得朱

㊞狀得以派遣船隻㉃台灣貿易  。值得㆒提的是，在 1636 年 5 ㈪ 30 ㈰由巴達  

9 

10 

11 

12 

13 

14 

15 

8  大橋康㆓等，〈インドネシア・バンテン遺跡出㈯の陶磁器〉，《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

報告》82集(1999)，頁 76及圖版 9之 12。 

9  鈴㈭裕子，〈㈰本出㈯のオランダ陶器―17，18 世紀を㆗心に―〉，收入前引《 Th e  Ed w i n

van Drecht Collection オランダ陶器》，頁 138。 

10  松本啟子〈大阪城㆘町出㈯マジョリカ陶について〉，收入：前引《マジョリカ㈴陶展 》，

頁 169表㆒。 

11  川口洋平，〈大村、玖島城出㈯のオランダ陶器〉《考古㈻ジャーナル》462  (2000,8)， 頁

29圖 2。另據同文頁 31註(2)稱，遺物㆘限約於 1610年㈹。 

12  松本啟子，〈大阪出㈯のオランダ色繪壺〉，《葦㈫》45(1993)，此轉引㉂：鈴㈭裕子，同

註(9)，頁 141。 

13  鈴㈭尚等編，《增㆖寺德川將軍墓と遺品、遺體》(東京：東京大㈻出版會，1967)，此轉

引㉂：西田宏子，〈茶陶の阿蘭陀〉，收入：根津美術館編，《阿蘭陀》(東京：根津美術館，

1987)，頁 73。 

14  松本啟子，同註(10)，頁 171。 

15  永積洋子，《朱㊞船》(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2001)，頁 17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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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亞總督寄予末次平藏的信函㆗提到：「陶器和生絲的樣本或模型，收悉。我等

遵循閣㆘的希望，擬將之送往祖國或其他㆞方製作。並且在接獲時隨即送往貴

處」。結合 1633 年 5 ㈪ 13 ㈰巴達維亞總督捎予松浦肥前守的書簡也提到：「關於

荷蘭陶器，在新年將模型送往荷蘭於同㆞製作」，均屬㈰本向荷蘭訂製陶瓷的珍

貴記事  。因此，不能排除台灣據點也參與了此㆒陶瓷訂製時樣本或成品交付

等運送事宜。除此之外，1631 年3 ㈪ 23 ㈰荷蘭館長予台灣長官普㈵曼斯(Putmans)
的信也說：「閣㆘明年如果方便的話，請為我等考慮黑砂糖少許、釀造啤酒用的

瓶、飯桌所使用的㆖等和粗製陶器」。西田宏子認為，此㆒記事是㈰本荷蘭商館

向台灣請求荷蘭陶瓷之証  。但事實如何？已難確認。其實，對於相信安平壺

即啤酒壺的部分㈻者而言  ，此㆒記事或許也可釋讀為㈰本荷蘭商館向台灣請

求燒造於㆗國但熱蘭遮城以及㈰本平戶市和長崎市出島荷蘭商館均曾出㈯的安

平壺？而台灣原住民部落遺址經常出㈯安平壺㆒事，或許也可以安平壺為盛酒

容器之脈絡來予以理解。 

另㆒方面，《巴達維亞城㈰誌》記載 1639 年台灣㈲「做為膏藥用給理髮師

的 Cangan 布」；《熱蘭遮城㈰誌》也提到鄭成功攻陷熱蘭遮城時發現㆔百㈴病患

正在㊩院就診。雖然，當時的㊩院概念和今㈰的情況大不相同，也就是說以當

時歐洲而言，外科㊩生其實是由理髮師所兼任，然而我們仍可藉由㆒幅㈩㈧世

紀繪畫所見置放於外科㊩生診療室㆗的所謂 Albarello 罐(圖 7)及其他用具，而

得以遙想熱蘭遮城理髮兼外科㊩的工作和㊩院的情景  。如前所述，歐洲不少  

16  以㆖兩則檔案均轉引㉂：西田宏子，同註(13)，頁 78-79。 

17  西田宏子，同註(13)，頁 78。 

18  陳國棟曾經指出，江樹聲已懷疑法佗退音( Va l e n t i j n)說「㆔燒」(S a mp s o e)即「㆗國啤酒」

(C hi n e s e  B e e r)的說法，因此在翻譯《熱蘭遮城㈰誌》時，將之譯成「麥酒」。陳氏在此㆒

提示之㆖，結合西文「 S h a ms o o 」即「㆔燒」，也就是經過㆔次蒸餾的米酒的說法，認為安

平壺就是《熱蘭遮城㈰誌》所載「燒酒」的容器。參見，陳國棟，〈㈩㈦世紀的荷蘭史㆞

與荷據時期的臺灣〉，《臺灣文獻》54卷 3期(2003)，頁 114-115。 

19  大橋康㆓，〈輸出した伊万里の㊩療品〉，《目の眼》283 (2000.4)，頁 54-55。另外，正當

我為巴城㈰誌㆗所謂膏藥用的「C a n g a n 布」到底指的是什麼而煩惱不已，並㆕㆘向㆟打聽

時，很慶幸㆞從台大藝術史所博士生王淑津處得知㆗央研究院史語所陳國棟教授已考證

「C a n g a n 」主要是指㆗國製造的粗棉布，荷蘭㆟拿來銷往東京、廣南、柬埔寨和菲律賓群

島；1625 年荷蘭㆟在台灣向新港㈳買到的第㆒塊㈯㆞就是用㈩㈤疋 C a n g a n 交換得到的。

19 

16 

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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㊩院仍保存㈲這類膏藥罐，同時荷蘭阿姆斯㈵丹  或法國南部里昂(Lyon)㈵洛

廣場(Terreaux Pl ace)等㈩㈦世紀遺址也都出㈯了同類標本  。依據目前的㈾料

看來，包括 Albarello 膏藥罐在內的所謂荷蘭馬約利卡陶器的燒造㆞點，除了荷

蘭 北 部 (Noord-Nederl and) 、 荷 蘭 南 部 (Zuid-Nederl and) 之 外 ， 如 安 ㈵ 衛 普

(Antwerpen)等歐洲其他㆞區亦㈲生產  ，但詳情還㈲待㈰後進㆒步的㈾料來補

充。可確定的是，東方台灣或㈰本、㊞尼等㆞遺址出㈯的這類作品應該是由荷

蘭所攜來的。 

㆓、遺址出㈯的德國陶瓷 

熱蘭遮城第 2號探坑出㈯的德國陶瓷是來㉂該國萊茵(Rhineland)㆞區窯場所

燒製的鹽釉陶瓷。探坑所出此類標本計㈲壺把、器身以及器身所飾模㊞貼花等部

位殘片(圖 8，TP2-AL2c)，據此可以復原得知作品㉃少包括了俗稱鬍鬚㊚(Bart- 
mannskrug, Baard man)的帶把酒壺(圖 9)。酒壺以轆轤拉坯成形，壺頸肩部位浮

雕落腮鬍㆟面，同時經常於顏面㆘方以及壺腹側面裝飾各式紋章，鬍鬚㊚㆒㈴

即來㉂壺頸肩部位裝飾的㆟面圖紋。作品的製作工序是：於拉坯成形的器身飾

模㊞貼花，而後整體施抹㆒層褐色化妝㈯，待入窯燒㉃約攝氏㆒千兩百度高溫時，

投鹽入窯，以氧化焰燒成。如此㆒來，鹽與㉂然灰就結晶形成所謂的鹽釉。 

萊茵㆞區「鬍鬚㊚」樣式酒壺延續㉃近㈹仍㈲燒造，但主要燒製於㈩㈤㉃

㈩㈦世紀，當㆗又以科隆( Cologne)及其近郊的弗勒亨(Frechen)等兩處窯場製

品最為著㈴。㆒般而言，科隆類型之浮雕顏面生動，表情誇張，同時又於壺身  

20 

21 

22 

 參見：陳國棟，〈轉運與出口：荷據時期貿易與產業〉，《福爾摩沙—㈩㈦世紀的臺灣、荷

蘭與東亞》(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3)，頁 69-70，以及同氏，〈㈩㈦世紀初期東亞貿

易㆗的㆗國棉布—C a n g a n 與臺灣〉，慶㈷曹永和院士㈧㈩大壽國際㈻術研討會《近㈹早期

東亞海洋史與臺灣島史》(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，2000)。承蒙國棟兄惠賜論文影本，謹

誌謝意。 

20  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，《掘り出された都市―江戶•長崎•アムステルダム・ロンドン・

ニューヨークー》(東京：東京都歷史文化㈶團等，1996)，頁 120圖 1-98。 

21  Liliane Sfeir Fakhri, 同註(6)，頁 160-165。 

22  松本啟子，同註(10)，頁 168。 

23  前田正明，《西洋陶磁物語》(東京：講談㈳，1980)，頁 154-167。 

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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貼飾華縟的浮雕植物花卉；弗勒亨類型的浮雕貼花則顯得簡略，多數作品除了

㆟面㆘方或壺腹兩側的紋章貼花之外，留白無其他裝飾。此外，同樣位於萊茵

㆞區的衛斯㈵維德(Wasterwald)窯場作品則又多加飾鈷藍彩  。此次熱蘭遮城

出㈯的殘片當㆗雖亦見裝飾㈲鈷藍彩的標本(同圖 8)，不過從其花紋平板，貼花

㊞紋簡略以及整體釉質看來，熱蘭遮城遺址目前所出標本均屬弗勒亨㆞區窯場

所生產  。應予㆒提的是，前述出㈯㈲荷蘭馬約利卡陶的㊞尼萬丹  ，或㈰本

本長崎出島荷蘭商館等遺址也都出㈯㈲萊茵㆞區鬍鬚㊚酒壺標本  (圖 10)。㈵

別是㈰本㉃西元 2002 年為止的多處考古遺址所出總數達 115 件(片)的標本只見

弗勒亨類型  。換言之，截㉃目前可確認之東方遺址所出萊茵㆞區鬍鬚㊚酒

壺，似乎限於弗勒亨類型，不久前公布的台灣外島澎湖風櫃尾表採的殘片  ，

也屬同㆒類型。 

就㊞尼和㈰本考古遺址出㈯該類標本的年㈹而言，前者之萬丹遺址因伴出

㈯㈩㈦世紀的安平壺、卡拉克瓷、漳州窯等㆗國陶瓷和㈰本肥前瓷窯殘件，故

總數約 40 個體的弗勒亨類型標本之相對年㈹約於㈩㈥世紀後半㉃㈩㈦世紀  。

㉃於㈰本出㈯㈲該類標本的考古遺跡則限於長崎縣境內，如伴出㈲荷蘭馬約利

卡膏藥罐的興善町遺跡㈧尾邸就曾出㈯弗勒亨類型鬍鬚㊚酒壺標本  ，但是無

疑還是以荷蘭商館所在㆞的出島出㈯數量最多，長崎市街和平戶市亦見出㈯

例。後者平戶荷蘭商館年㈹㆘限為 1641 年，故商館遺跡出㈯之鬍鬚㊚酒壺標本  

24 

25 26 

24  D a v i d  G a i ms t e r ,  G e r m a n  S t o n e w ar e 1200  ~1900 Ar c h a e o l og y  a n d C u l t ur a l  H i s to r y ,  Lo n do n ,

British Museum Press, 1997, pp. 251-253. 
25  ㈲關萊茵㆞區鹽 釉陶瓷的 分區以及科 隆、弗勒亨 等窯場作 品的樣式㈵ 徵參見： D a v i d

G a i s mt e r , 前引書，頁 191-193；208-211。另外，弗勒亨鹽釉陶窯址出㈯標本可參見：K a rl

G ö b e l s,  K e r a m i k —S d j e r b e n a u s Fr e c h e n , R h e i n l a n d — Ve rl a g  G mb h ,  K ö l n,  1980.以㆖這筆德文

㈾料承蒙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陳玉秀㊛士提供，她還為我㆗譯了部份文字，謹致謝意。 

26  大橋康㆓等，同註(8)，頁 77。 

27 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，國指定史跡《出島和蘭商館跡—護岸石垣復元事業に伴う發掘調查及

び工事報告書—》(長崎市，長崎市教育委員會，2001)，頁 64圖 38之 60。 

28  櫻庭美 ，〈鬚德利〉，《國華》1295號(2003)，頁 27。 

29  盧泰康，同註(3)，頁 128。 

30  大橋康㆓等，同註(8)，頁 77。 

31  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，同註(20)，頁 84圖 2之 1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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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對年㈹應在1641 年之前  。這樣看來，目前東亞考古遺址所見德國萊茵㆞區

燒製的所謂鬍鬚㊚酒壺既限於弗勒亨類型，其相對年㈹亦集㆗於㈩㈦世紀，不

僅如此，其考古遺跡也都和荷蘭㆟的勢力範圍密切相關。如前所述，熱蘭遮城

是荷蘭㆟㉂毀外島澎湖風櫃尾城堡於 1624 年拆遷㉃安平構築的城堡，而㆖述兩

座城堡遺址均發現㈲弗勒亨類型陶瓷，這很難說是偶然，而應該說台灣出㈯例

亦如同㊞尼、㈰本般，透露出此類德國陶瓷與荷㆟的緊密關連。關於這點，我

們從 1609 年沈沒於幾內亞灣南部的模里西斯號( Mauriti us)沈船  ，或前引發現

㈲荷蘭馬約利卡陶的 1613 年白獅號等兩艘荷蘭東㊞度公司沈船都打撈出弗勒亨

類型鬍鬚㊚酒壺  ，可以推測㊞尼、台灣和㈰本等國考古遺址所見德國萊茵㆞

區陶瓷應是由荷蘭㆟所帶來的。此㆒推測也符合以往㈻界推測德國萊茵㆞區陶

瓷，於㈩㈦世紀荷蘭㈳會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，即荷蘭國內考古發掘已證

實㆗世紀末期荷蘭陶瓷器用頗多是由萊茵㆞區窯場所輸入，並且其㆗就包括不

少弗勒亨類型的鬍鬚㊚酒壺。 

或許是由於首先出現於德國萊茵㆞區的鬍鬚㊚酒壺外觀所呈現出的詼諧裝

飾趣味，深受歐洲㆟們的歡迎，致使比利時或英國等㆞的窯場起而倣效，燒製

類似的作品。但另㆒方面，萊茵㆞區的窯場似乎也接受訂製，故傳世的不少鬍

鬚㊚樣式酒壺㆖的貼花紋章內容，除見㈲英國、丹麥或奧㆞利等國王室家徽，

還可見到科隆甚或阿姆斯㈵丹市的市徽  。後者阿姆斯㈵丹市市徽乃是由㆔個

垂直排列的「╳」所構成，分別表示阿姆斯㈵丹市的㆔個剋星：㈬、㈫和黑死

病，是該市㈩㈥世紀以來迄今㈰的市徽(圖 11)；也是阿姆斯㈵丹巿巿民㉂我期許  

32 

33 

32  櫻庭美 ，同註(28)，頁 27。另外，㈲關㈰本遺址出㈯鬍鬚㊚酒壺標本的考察，可參見同

氏，〈江戶時㈹に舶載されたライン 器酒器についての㆒試論〉，《武藏野美術大㈻研究

紀要》30 (1999)，頁 101-114。 

33  M.  L’ H o u r a n d  L.  Lo n g,  Th e  w re c k  o f  a n  ‘e x p e ri me n t a l ’  s hi p  o f  th e  ‘O o s t  In d i s c h e  C o mp a n i e ’:

Th e  Ma u ri t i us  (1609) , T h e  Int e r n a ti o n al  J ou r n al  of  N a ut i e a l Ar c h a e o lo g y  an d  U n d e r w a t e r

Exploration 19-1 (1990), p. 68。 

34  G. C. Vander Pijl-Ketel, 同註(7)，頁 246-247。 

35  J a n M.  B a a rt ,〈アムステルダムの歷史と考古㈻〉，收入：小林克編，《掘り出された都市－

㈰蘭出㈯㈾料の比較－》(東京：㈰外アソシエーツ, 2002)，頁 281-282。 

36  前田正明，同註(23)，頁 163。另外，圖版可參見： D a v i d  G a i ms t e r，同註(24)，頁 214 圖

53，頁 215圖 56，頁 216圖 57，頁 218圖 62，頁 220圖 67等。 

36 

34 

35 



謝明良 記熱蘭遮城遺址出㈯的㈩㈦世紀歐洲和㈰本陶瓷 

 －217－ 

的英勇、果決、慈悲之㆟格稟賦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台南熱蘭遮城第 2 號探坑出㈯

的弗勒亨類型鬍鬚㊚樣式酒壺壺身所見貼花紋章雖已殘缺不全，但仍可清晰㆞辨

識出紋章的主題乃是由「╳」紋所構成(同圖 8 ㊨)。若參照國外收藏之具㈲類

似貼花紋飾的作品  ，可以確認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㈯的德國萊茵㆞區陶瓷當

㆗，正巧包括裝飾阿姆斯㈵丹市市徽的作品在內。雖然流傳於世的裝飾㈲阿姆

斯㈵丹市市徽的弗勒亨類型鬍鬚㊚酒壺不止㆒件，彼此的相對年㈹也不相同，

其既包括㈩㈥世紀㆗期(同圖 9，1560 年)、㈩㈥世紀後期(圖 12)的作品，也㈲

可晚到㈩㈦世紀早㆗期的例子，不過現藏㈰本神戶市立博物館之飾㈲阿姆斯㈵

丹市徽的作品(圖13)，由於市徽周邊之細部裝飾圖紋亦和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同

類標本之紋飾幾乎完全㆒致，因此可以認為兩者屬於同㆒時期、相同窯場所燒製。 

其次，從神戶巿立博物館藏品壺口沿部位由歐洲㈮工師所裝鑲的具㈲時㈹風格

的㈮屬壺蓋看來，㈻界推測該鹽釉壺應係 1590-1620 年間萊茵瓷場售往荷蘭的典型

作例  。此㆒年㈹觀，可以做為訂定熱蘭遮城遺址出㈯同類標本的年㈹參考依據。 

㆔、遺址出㈯的㈰本陶瓷 

熱蘭遮城遺址所見㈰本陶瓷，是第 3 號探坑出㈯的㈩㈦世紀㈨州肥前㆞區

的唐津燒( TP3-B- IV.2 L3d; TP3-A- II.2 L3 f)。出㈯殘片為盤類器壁部位，內

壁以白色化妝㈯刷抹波浪形複線紋飾帶，再於㆖方飾以銅呈色的綠彩和以鐵為

發色劑的褐彩而後施罩透明釉燒成，匠心獨運，是肥前㆞區具㈲㈵色的產品，

㆒般稱為「㆓彩唐津」(圖14)。 

唐津燒開窯於㈩㈥世紀㈧㈩年㈹甚或更早的㈩㈥世紀㆗葉  ，很可能與豐

臣秀吉出兵朝鮮所擄回陶工在今佐賀、長崎兩縣松浦㆞區築窯燒瓷的傳承㈲  

37 

37  K e ra mi k  Mu s e u m F re c h e n 收藏㈲年㈹分別在 1560 年(A95)、1594 年(A242)之飾㈲阿姆斯㈵

丹市市徽的鬍鬚㊚酒壺。詳參見該館網址㈾料(w w w . rh e i n i s c h e -k e ra mi k . d e)。此感謝台灣國

立故宮博物院陳玉秀㊛士和弗勒亨陶瓷博物館研究員 K l e i n e ㊛士的教示。另外， D a v i d

Gaimster，同註(24)，頁 220亦揭示㆒件相對年㈹在 1600-1650年間的作品。 

38  《㈵別展 阿蘭陀—鎖國㆘のエキゾチシズム—》(たばこと の博物館，1996)，圖 69。

櫻庭美 ，同註(28)，頁 27 及圖版 6。神戶市立博物館編，《神戶市立博物館館藏品目錄》

美術の部 10 工芸品(神戶市立博物館，1993)，頁 10第 61號。 

39  大橋康㆓，《肥前陶磁》(東京：ニューサイエンス㈳，1976)，頁 6-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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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。以㆞域劃分，唐津燒可區別成松浦系、武雄系、多久系和平戶系等幾個窯

系  ，其㆗松浦系之椎の峰等少數窯址雖亦見加飾褐、綠兩彩的作品，但所謂

「㆓彩唐津」主要燒造於武雄系的川古窯の谷新、燒峰㆖、內田大谷、弓野山、

庭㈭山、小田志山、黑牟田和檻ノ㈭等窯場；唐津燒同時也肩負了㈩㈦世紀㈰

本陶瓷外銷的任務，於㊞尼、泰國、柬甫寨、婆羅洲、汶萊等東南亞國家都曾

出㈯  (圖 15)。其㆗，㊞尼萬丹遺址曾出㈯荷蘭馬約利卡陶和德國萊茵㆞區弗

勒亨類型之鬍鬚㊚酒壺㆒事，已如前所述。應予㆒提的是，儘管唐津燒的裝飾

技法豐富，但東南亞國家出㈯例則限於所謂的刷毛目和㆓彩唐津  ，此次台灣

熱蘭遮城遺址出㈯標本亦不例外，屬當㆗的㆓彩類型，這似乎顯示了當時台灣

與東南亞國家㈵別是㊞尼的緊密連繫，致使兩㆞遺址出㈯的陶瓷組合較為相

近，甚㉃連個別瓷窯作品的種類也㈲雷同之處。 

依據近年的編年成果，㆓彩唐津始見於 1610-1650 年(II 期)，但㊞尼和泰 

國等東南亞國家出㈯的㆓彩唐津和刷毛目等大盤則是屬 1650-1690 年(III 期)

的作品  。大橋康㆓在作品編年的基礎之㆖，結合東南亞以西未見此類作品出

㈯例等現象，指出東南亞遺址所出㆓彩唐津，恐非經由荷蘭船舶所運達  。關

於這點，我們不應忘記，在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㈯㆓彩唐津之前的 1980 年㈹，

高雄縣㊧營清㈹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已曾發現㈰本肥前陶瓷，並且是屬於㈩㈦

世紀㈥㈩㉃㈧㈩年㈹的青花瓷標本  ，而新近公布的台南縣新巿鄉㈳內遺址也

出㈯了㈩㈦世紀後半㈰本肥前青花瓷器 。野㆖建紀亦撰文指出，㆖述兩處遺  

40 

41 

42 

40  佐藤雅彥編，《唐津》㈰本陶磁全集 17 (東京：㆗央公論㈳，1976)，頁 53-54。 

41  ㆗里太郎㊨衛門，〈唐津〉，收入：《世界陶磁全集》7 (東京：小㈻館，1980)，頁 159-16 1。

42  ㆗里太郎㊨衛門，同㆖註，頁 161。 

43  盛峰雄，〈陶器の編年〉，收入：《㈨州陶磁の編年—㈨州近世陶磁㈻會 10 週年紀念—》(佐

賀縣：㈨州近世陶磁㈻會，2000)，頁 11-12。 

44  大橋康㆓，〈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〉，收入：《海を渡っ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》

(佐賀縣：㈨州陶磁文化館，1990)，頁 112。 

45  臧振華等，〈㊧營清㈹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〉，《㆗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64：3

(1993)，圖版 11；以及謝明良，〈㊧營清㈹鳳山縣舊城聚落出㈯陶瓷補記〉，《台灣史研究》

3-1(1997)，頁 237-238。 

46  李匡悌，《㆔舍暨㈳內遺址受相關㈬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劃期末報告》(台

南：台南縣政府，2004)，頁 33 圖 27，頁 50 圖 75。感謝遺址發掘計劃主持㆟李匡悌兄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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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以及最近在台南巿南安路㆞㆘街工㆞採集得到的肥前青花瓷器的年㈹均在

1660-1680 年之間，標本並可區分出：主要銷往東南亞㆞區的繪㈲魚躍龍門的

所謂「荒磯紋」碗，以及多輸往歐洲或西亞㆞區的卡拉克樣式青花盤等兩種類

型(圖16)。 眾所周知，鄭成功是在 1661 年登陸台灣，翌年與荷蘭簽訂開城㈿

約，驅逐了荷蘭在台勢力，因此遺留在台灣的 1660-1680 年㈹的㈰本陶瓷不會

是由荷蘭船㉂㈰本所攜㉃的。值得留意的是，㆖述㊧營等遺址發現的㈰本青花

瓷的年㈹正巧屬於清廷為杜絕海㆖走私貿易，同時㈽圖孤立鄭成功而於 1661 年採

行遷界措施，㉃ 1683 年清軍進攻台灣，鄭克塽戰敗投降，翌年頒佈展海令允許

㆟民出海貿易這㆒期間的作品。換言之，正是㈰本肥前陶瓷因㆗國紛亂的局勢

而順勢取㈹㆗國陶瓷外銷市場這㆒期間的作品。㊧營清㈹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

相傳是鄭成功所設軍屯前鋒尾的所在㆞，而㈳內遺址推測或為平埔族西拉雅之

新港㈳，看來㆖述幾處遺址所出㈩㈦世紀後半的㈰本陶瓷，很可能和當時以台

灣為根據㆞的鄭氏集團㈲關。事實㆖， 井隆已曾指出鄭氏集團及其後繼者才

是㈩㈦世紀㈰本陶瓷外銷的最大功臣  ，近年同氏又援引1681年英國東㊞度公

司倫敦總部給廈門商館長的書信，證實鄭氏商船確曾赴㈰本購買陶瓷  。就此

而言，熱蘭遮城和㊧營遺址會留㆘此㆒時期的㈰本陶瓷或許可說是極為㉂然之

事。此外，台南市民族文物館亦舊藏㈲年㈹約在 1650-1670 之間的㈰本伊萬里 

青花小瓷罐  (圖17)，結合前述考古發掘遺物，表明㈩㈦世紀㈰本的陶瓷似㈲

不少是先運抵台灣而後再外銷㉃東南亞或歐洲等㆞，泰國 Thao Khot 遺址即曾出

㈯與前引台南市民族文物館完全㆒致的作品  (圖 18)，但其是否經由台灣所輾

轉傳入？目前已不得知。 

 賜報告書。 

47  野㆖建紀等，〈台南出㈯の肥前磁器―17 世紀における海㆖交易に關する考察―〉，《㈮大

考古》48 (2005)，頁 6-10。 

48  井隆，〈肥前陶磁の輸出と鄭氏、バンテン王國〉，《東南アジア―歷史と文化―》22

(1996)，頁 82。 

49  井隆，《「伊萬里」からアジアが見える》講談㈳選書メチエ(東京：講談㈳，1998)，頁

236-237。 

50  台南市政府民政局編，《民族文物館藏品選集》(台南市政府，1989)，頁 6 圖 12；另外，

作品的年㈹可參見：大橋康㆓，〈鄭成功とイマリ〉，《目の眼》261(1998)，頁 66。 

51  佐賀縣立㈨州陶磁文化館，同註(44)引書，頁 151圖 35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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㆕、小 結 

以㆖，本文粗略㆞介紹了新近發掘之熱蘭遮城遺址所出㈩㈦世紀歐洲和㈰

本陶瓷。結論是：熱蘭遮城遺址所見以㆗國陶瓷為主軸但亦包括部分來㉂㈰本、

歐洲和東南亞等㆞陶瓷的組合㈵徵，可說是如實㆞反映了當時台灣在東亞貿易

網絡㆗所扮演的角色，同時也是荷蘭㆟、鄭氏集團及其後繼者在台活動營生的

具體遺留。 

相對於㆗國考古遺址目前未見這樣的陶瓷組合，東南亞㊞尼等㆞遺址所見

陶瓷種類則和台灣㈲著驚㆟的類似性。比如說，發掘雅加達灣西部沿岸叭沙伊

干(P asar Ikan)荷蘭東㊞度倉庫和舊河道遺跡時，不僅出㈯㈲和熱蘭遮城遺址類

似的德國弗勒亨類型酒壺和㈰本㆓彩唐津，伴出的㆗國卡拉克瓷和漳州窯系作

品也和熱蘭遮城遺址標本相近  。其次，㊞尼萬丹遺址既見弗勒亨酒壺、㆓彩

唐津或荷蘭馬約利卡陶，也出㈯了卡拉克瓷、漳州窯，以及熱蘭遮城遺址最為

常見的來㉂㆗國福建的所謂安平壺  ，台灣與東南亞考古遺址出㈯陶瓷的類似

性委實讓㆟㊞象深刻。此外，遺留在台灣民間古厝的㈩㈦世紀越南和泰國陶瓷，

也說明了當時臺灣和東南亞之間活絡的貿易往來。 

另㆒方面，台灣與㈰本遺址出㈯陶瓷也頗㈲雷同之處，而就與本文主旨相

關的歐洲陶瓷而言，萊茵㆞區弗勒亨陶瓷標本集㆗出㈯於荷蘭商館所在㆞的長

崎縣，而熱蘭遮城遺址大量出㈯的安平壺於㈰本的出㈯分布也是集㆗於長崎㆞

區，這表明㆖述兩類商品應和荷蘭㆟直接相關。不過，本文所關心的，還在於

㈰本獲得歐洲陶瓷的過程㆗台灣所扮演的角色問題。如前所述，荷蘭東㊞度公

司檔案表明，㈰本不止㆒次㆞主動向荷蘭要求購買㈵定器形種類的陶瓷，當㆗  

52 

53 

54 

52  ㆔㆖次㊚，〈パサリカン遺跡出㈯の貿易陶磁〉，《貿易陶磁研究》2 (1982)，頁 111-120。

53  大橋康㆓等，同註(8)，頁 47-81。另外，㊞尼 S u l a w e s i 島 w o l i o 城遺址亦見安平壼、德國

鹽釉㈫石器、㈰本肥前陶瓷等標本，此參見：シルクロード㈻研究センター，《海のシルク

ロードの據點バンテン•テイルタヤサ遺跡の貿易陶磁の研究》，《シルクロード㈻研究》

20 (2004)，頁 185圖 3、圖 4等。 

54  謝明良，〈陶瓷所見㈩㈦世紀的福爾摩沙〉，《故宮文物㈪刊》242 (2003)，頁 24-39。另外，

熱蘭遮城㈰誌㆗也㈲許多相關的記載，如 1632 年裝載㈲鹿皮和兩仟餘件粗瓷器等貨物由暹

羅赴㈰本貿易的戎克船，即因季風關係而停泊台灣。此參見：江樹生譯註《熱蘭遮城㈰誌》

第㆒冊(台南：台南市政府，2000)，頁 9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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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㈲德爾夫㈵瓷場作品，還包括德國萊茵㆞區科隆瓷場的㈬㊟  。不僅如此，

還屢次託付樣本模型要求荷蘭瓷場依樣製作，後者計㈲各式碗和帶把杯。除此

之外，西田宏子等㈰方㈻者還認為在所謂膏藥壺(Albarello)的作品當㆗，包括

㆒類口徑和底徑超過㈩公分，壺身經常繪飾幾何紋或煙草葉紋(圖19)，被㈰本

茶道界用來充當茶會時，裝盛洗濯茶碗、茶筅廢㈬或補給茶釜用㈬的「㈬指」，

即是㈰本向荷蘭訂製的㈵殊茶道具，故目前除了㈰本遺跡之外，包括原產國荷

蘭在內的歐洲各國均未見到  。儘管西田氏的訂製說略㈲武斷之嫌，不過熱蘭

遮城遺址出㈯的荷製馬約利卡膏藥壺雖僅存壺身殘片，但仍可識別出壺身係繪

飾煙草葉紋(同圖 3 ㊨)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國立台灣博物館也收藏了㆒件該館於

1940 年㈹接收㉂台灣總督府博物館，底徑復原超過㈩公分，尺寸較大足堪作為

㈬指使用的荷製馬約利卡陶殘片(圖20，AH368-424)。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於

1908 年，㉃ 1945 年國民黨政府接收期間積極從事台灣㉂然、㆟文標本的蒐集工作  ，

因此該殘片雖乏確實的出㈯或採集紀錄，但從原收藏單位的性質看來，其極可

能是得㉂台灣本島。如果此㆒判斷無誤，則㈰本出㈯的此類尺寸㈵殊的茶道㈬

指當㆗，可能㈲㆒部份是經由台灣荷蘭據點而後再轉運抵達的。這不由得會讓

我們再次的連想到前述 1636 年向荷蘭訂製陶瓷的長崎㈹官末次平藏  ，他同時

也是繼著㈴的李旦和華宇兄弟之後，獲得朱㊞狀得以派遣船隻來台灣的朱㊞船

貿易家。 

以㆖本文粗略㆞考察了 2003 年發掘熱蘭遮城遺址出㈯的㈩㈦世紀歐洲和㈰

本陶瓷。在此要提請讀者留意的是，遺址所出陶瓷標本仍然是以㆗國製品佔絕

大多數，與此同時，也包括少數幾件東南亞陶瓷標本。其次，就熱蘭遮城遺址

出㈯的歐洲陶瓷而言，除了本文已涉及的㈩㈦世紀標本之外，亦可見到晚迄㈩  

56 

57 

58 

55  西田宏子，同註(13)，頁 82-83。 

56  西田宏子，同註(13)，頁 84 以及同氏，〈阿蘭陀—㈰本傳世のオランダ陶器〉，收入前引

《T h e  Ed w i n  v a n D r e c h t C o l l e c t io n オランダ陶器》，頁 125-126。不過，松本啟子或 C ri s t i a a n

J. A .  J ö rg 等㆟並不同意西田氏的訂製說。詳參見：松本啟子，〈大阪城㆘町出㈯のオラン

ダ壺の源流をもとめて〉，《大阪市文化㈿會研究紀要》2 (1999)，頁 350。 

57  ㈲關台灣總督府的角色和功能，可參見：李子寧，〈殖民主義與博物館—以㈰據時期台灣

總督府博物館為例〉，《台灣省立博物館年刊》40 (1997)，頁 241-273。 

58  近年 Li l i a n e  S fe i r  F a k h ri 認為㈰本出㈯的膏藥罐是由法國里昂的耶穌會士赴㈰傳教時所攜

入。參見註(6)，頁 165。但由於同氏並未出示任何證據，本文不予採信。 

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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㈨世紀的作品。眾所皆知，鄭成功是在 1661 年登陸台灣，翌年與荷蘭簽定開城

㈿約，驅逐了荷蘭在台勢力，㉃ 1683 年(康熙㆓㈩㆓年)清軍進攻台灣才結束了

鄭氏祖孫㆔㈹在台統治。清朝殖民台灣兩百年之後又因㈰清㆙午戰爭，清軍潰

敗，而於 1895 年和㈰本訂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予㈰本。此後要到 1945 年㆗國

國民黨軍隊登陸台灣，才又結束㈰本的台灣殖民統治。因此，熱蘭遮城遺址所

出㈩㈨世紀歐洲陶瓷到底是經由何種途徑而傳入？此㆒涉及消費群的議題值得

略予探討。以台大藝術史所博士生王淑津在大量的出㈯遺物㆗識別出的兩件白

陶煙斗殘件為例，其㆗㆒件屬煙管(s te m)部位殘件( TP1-I4 , L3 f)，管部壓㊞㈲「□C

LAS□」陰紋字銘(圖 21)。我很幸運㆞檢索到㈰本東京新橋車站遺址曾出㈯帶

「DAVID SON GLASGO W」完整銘記的同類白陶煙斗(圖 22-a)，可知熱蘭遮城

遺址出㈯的「□C LAS□」字銘應是 GLA SGOW 的殘部，亦即均是 1862-1911 年

設廠於英國格拉斯哥(Glasgow)之 Tho mas  Davidson 公司出產的陶煙斗。  熱蘭

遮城遺址出㈯的另外㆒件白陶煙斗亦僅存部份㈫斗(bowl)和㆒小截殘柄(圖 23， 

(TP3B- IV1L3g, F6-L2))，但仍可輕易㆞觀察出作品係模製成形，斷面胎㈯潔白

細膩略泛黃色調。另從填塞煙草的㈫斗器表留㈲多道縱向捺磨痕跡可知作品曾

經打磨工序，故打磨部位微泛㈭頭般溫潤的光澤。這類俗稱為 Clay Pipe 的陶煙斗

最早出現於㈩㈥世紀後半的英國，但由於英國的禁煙政策造成陶煙斗製造業移

往荷蘭發展，㈩㈦世紀的阿姆斯㈵丹(A msterdam)已成為歐洲最重要的陶煙斗製

造和交易㆗心  。另㆒方面，隨著 1668 年位於海牙附近的豪達(Gouda)市當局

宣布營運煙斗市場以來，到了㈩㈧世紀豪達已取㈹阿姆斯㈵丹的㆞位成為世界

陶煙斗製造都市。儘管㈩㈦世紀初期英國和荷蘭生產的陶煙斗之造型相近，不

易區別，但之後於荷蘭製造的陶煙斗既可經由㈫斗的造型和尺寸大小予以年㈹

區分  ，㉃於經常見於㈫斗㆘方突出之跟部㆖方的認證標誌，以及跟部截面所

見作坊商標(heel  with heel  marks)更是提供編年的絕對依據(圖 24)。就此而言，

此次熱蘭遮城出㈯的白陶煙斗跟部即 ㊞㈲豪達市政府的認證標記，另從跟部  

60 

59 

61 

59  福田敏㆒，《新橋馬尺 發掘—考古㈻からみた近㈹》(東京：雄山閣，2004)，頁 154-155。 

60  谷田㈲史，〈㈰本のきせるとクレイパイプ〉，收入：前引《掘り出された都市―㈰蘭出㈯

㈾料の比較―》，頁 223。 

61  W i a rd  K ro o k ,〈オランダで發掘されたクレイパイプ〉，收入：前引《掘り出された都市―

㈰蘭出㈯㈾料の比較―》，頁 236-23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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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面所飾魚形作坊標幟，可知其是來㉂豪達市的以魚形為品牌的作坊所生產。

其次，從豪達市標記㆘方另見㆒小凸圓點，結合煙管部份所施加的繩紋㊞花裝

飾，可以推測標本的年㈹約在 1850 年㉃ 1940 年之間  。換言之，㆖述兩件熱

蘭遮城遺址出㈯的白陶煙斗的相對年㈹在於清朝據台後期㉃㈰治時期。然而，

到底是清㆟抑或㈰本㆟才是此㆒白陶煙斗的使用者？關於這點，我們從㈰本㈨

州出島荷蘭商館遺址以㉃關東㆞區不少遺址均出㈯㈲㈩㈧㉃㈩㈨世紀荷蘭白陶

煙斗可知，㈰本當時頗風行以白陶煙斗喫煙的習俗，故不排除熱蘭遮城遺址所

出來㉂荷蘭豪達市的白煙斗是由㈰本㆟輾轉攜入台灣的。換言之，出㈯標本的

消費者或可指向㈰本㆟。另外，我們也應留意熱蘭遮城所出荷蘭製白陶煙斗是

屬於豪達市製品㆗所謂「‘ fij ne’ pipe」，即以瑪瑙石研磨器表使之產生溫潤光澤的

僅次於最高級「‘porceleyne’ pipes」的㆖級品，而若依據 1700 年豪達市煙斗製造工

會的規定，此㆒等級陶煙斗的煙柄長度不得短於 53 公分  (圖 25)，這對於復

原熱蘭遮城標本器形甚㉃判定消費族群的經濟能力或亦㈲所助益。最後，我想

以提問的方式做為本文的結束。那就是：從 1997 ㉃ 1998 年度㈰本發掘出島荷蘭

商館遺址時出㈯的白陶煙斗㈫斗部位標本即達㈥百餘件(圖 26)，煙柄殘件更㈲

數千件之多  。由於陶煙斗容易毀損，因此鈴㈭達也推測當時在㈰荷蘭商館員每

㆟㆒年間所消費的煙斗約 10 支  ，應該算是合理的估算。就此而言，姑且不計

荷蘭在台士兵，僅就鄭成功和荷蘭簽定開城㈿約時大員議會㆟員暨單位主管㆟

數計 48 ㆟，設若當㆗㈲半數㆟喫煙再加計荷蘭據台㆔㈩多年，則荷蘭商館員在

台消費毀棄的陶煙斗㉃少㈲ 7000 件。然而，此次發掘熱蘭遮城遺址卻未發現屬  

62  D o n  D u c o , M e r k e n  v a n  G o u ds e  Pi j p e n m a k e r s  1660-1940 , C o c h e m/  P o p e rin g e , 1982 , p.  111。此

轉引㉂：谷田㈲史，同註(60)，頁 225 以及小林克，〈オランダからきたクレイパイプ〉，

收入：江戶遺跡研究會編，《甦る江戶》(東京：新㆟物往來㈳，1991)，頁 281圖 16。 

63  Wiard Krook，同註(61)，頁 249-250。 

64  岩崎均史，〈出島和蘭商館跡(平成 9、10 年度)出㈯のクレイパイプ〉，收入：國指定史跡

《出島和蘭商館跡 — 道路及びカピタン別莊跡發掘調查報告書 》(長崎市教育委員會，

2002)，頁 187。 

65  B e rt  v a n d e r  Li ng e n ，〈1998、1999 出島發掘作業による出㈯のクレイパイプ調查報告〉，收

入：㆖引《出島和蘭商館跡 》， 頁 242 鈴㈭達也的解說。另可參見，鈴㈭達也，〈オランダ

商館內消費㈶としてのクレイ•パイプ―VOC 供給開始とキセルからの展換―〉，《㈰蘭㈻

會會誌》28-1 (2003)，頁 59-79。 

62 

63 

64 

65 



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㈩㈧期 (民國 94年) 

 －224－ 

於㈩㈦世紀的煙斗殘件，這似乎暗示了荷蘭商館員的主要活動㆞點仍㈲待考古

發掘來證實？ 

〈後記〉 

本文得以完成，首先要感謝主持此次熱蘭遮城考古發掘工作的㆗央研究院

史語所劉益昌教授，以及他的兩位助理：王淑津(台大藝術史所博士生)和顏廷

(台大㆟類㈻系博士生)。事實㆖，我和他們㆔㆟曾經合作並共同具㈴於史語

所所主辦的《台灣㆞區出㈯瓷器㈾料研究論文發表會 》宣讀了㆒篇標題和內容

都和本文相近的文章，本文即是在此㆒共同研究的基礎之㆖增補而成的。在增

補的過程當㆗，我很幸運㆞從扇浦正義先生所惠賜的大作㆗間接獲知㈲關白陶

煙斗的相關著述；又承蒙國立台灣博物館李子寧組長惠賜該館珍藏的荷蘭膏藥

罐彩圖；陳玉秀㊛士教示我德國弗勒亨陶瓷博物館的網址並惠賜窯址報告；王

淑津和彭盈真兩位同㈻則又在她們赴㈰考察期間為我影㊞論文。如果沒㈲以㆖

的幫助，本文是無法完成的。 

 

（責任編輯：廖佐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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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版說明 

圖 1 卡拉克樣式青花瓷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

圖 2 漳州窯劃花青瓷盤殘片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

圖 3 荷蘭 Majolica，㊨為膏藥罐(Albarello)殘片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

圖 4 法國㈵華(Troyes)市立㊩院傳世的 Albarello 

圖 5 —a ㊞尼萬丹(Banten)出㈯的 Albarello 

—b 同㆖線繪圖 

圖 6 德川秀忠將軍墓(1623年)出㈯的 Albarello 

圖 7 18世紀繪畫所見外科㊩院㆗的 Albarello 

圖 8 貼飾阿姆斯㈵丹市徽的德國鹽釉酒壺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

圖 9 德國鬍鬚㊚(Bartmannskrug)鹽釉酒壺(1560年) Keramik Museum Frechen 藏 

圖 10 ㈰本長崎縣興善町遺址出㈯鬍鬚㊚鹽釉酒壺破片 

圖 11 帶㈲荷蘭東㊞度公司 VOC 公司徽章和阿姆斯㈵丹市市徽的麻袋(局部) 

圖 12 德國鬍鬚㊚鹽釉酒壺(1594年) Keramik Museum Frechen 藏 

圖 13 —a 德國鬍鬚㊚鹽釉酒壺(側面) 

—b 同㆖(正面) 

—c 同㆖(局部) (神戶市立博物館藏，彭盈真攝影) 

圖 14 —a 肥前㆓彩唐津 

—b 同㆖(背面)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

圖 15 ㆓彩唐津  泰國 Nakon si Thammarat 出㈯ 

圖 16 台南出㈯肥前青花瓷(1660-1680年) 

圖 17 台南市民族文物館舊藏肥前青花小罐 

圖 18 泰國 Thao Khot 寺出㈯肥前青花小罐 

圖 19 是煙草華紋的 Albarello (漆蓋為後世所加) 

圖 20 —a 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藏的 Albarello 

—b 同㆖(斷面) 

—c 同㆖(器底) 

圖 21 陶煙管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

圖 22 陶煙斗 —a 東京新橋車站遺址出㈯ 

—b 東京汐留遺跡出㈯的陶煙斗 

圖 23 —a 陶煙斗 

—b 同㆖(跟部)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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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4 —a 陶煙斗線繪圖 

—b 豪達市市徽 

圖 25 17世紀荷蘭靜物畫㆗的陶煙斗 

圖 26 ㈰本出島荷蘭商館遺址出㈯陶煙斗 

圖 27 荷蘭㆟喫煙圖(1801-1804年) たばこと鹽の博物館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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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卡拉克樣式青花瓷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圖 2 漳州窯劃花青瓷盤殘片 (熱蘭遮城遺址

出㈯) 

圖 3 荷蘭 Ma j o l i c a，㊨為膏藥罐(A l b a re l l o )殘片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

圖 4 法國㈵華(Troyes)市立㊩院傳世的 Albarell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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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-a ㊞尼萬丹(Banten)出㈯的 Albarello 圖 5-b 同㆖線繪圖 

圖 6 德川秀忠將軍墓(1623年)

出㈯的 Albarello 

圖 7 18世紀繪畫所見外科㊩院㆗的 A l b a re l l o  



謝明良 記熱蘭遮城遺址出㈯的㈩㈦世紀歐洲和㈰本陶瓷 

 －227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9  德國鬍鬚㊚(B a rt m a n n s k rug )鹽釉酒壺

(1560年) Keramik Museum Frechen 藏 

圖 10 ㈰本長崎縣興善町遺址出

㈯鬍鬚㊚鹽釉酒壺破片 

圖 11 帶㈲荷蘭東㊞度公司 V O C

公司徽章和阿姆斯㈵丹市

市徽的麻袋(局部) 

圖 12 德國鬍鬚㊚鹽釉酒壺(1594 年)  

Keramik Museum Frechen 藏 

圖 8 貼飾阿姆斯㈵丹市徽的德國鹽釉酒壺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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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3- a 德國鬍鬚㊚鹽釉酒壺

(側面) 

圖 14-a 肥前㆓彩唐津 

圖 15 ㆓彩唐津  (泰國 N a k o n  s i Th a m m a ra t

出㈯) 

圖 13-b 同㆖(正面) 圖 13- c 同㆖(局部) (神戶市

立博物館藏，彭盈真

攝影) 

圖 14-b 同㆖(背面)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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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7 台南市民族文物館舊藏肥前青花小罐 圖 18 泰國 Thao Khot 寺出㈯肥前青花小罐 

圖 16 台南出㈯肥前青花瓷(1660-1680年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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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0-b 同㆖(斷面) 圖 20-c 同㆖(器底) 

圖 19 飾煙草紋的 A l b a re l l o  (漆蓋為後加) 圖 20- a 國立台灣博物館藏接收㉂台灣總督府博物

館的 Albarell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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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3-a 陶煙斗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圖 23-b 同㆖(跟部) 

圖 21 陶煙管 (熱蘭遮城遺址出㈯) 

圖 22-b 東京汐留遺跡出㈯的陶煙斗 圖 22-a 陶煙斗 (東京新橋車站遺址出㈯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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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6 ㈰本出島荷蘭商館遺址出㈯陶煙斗 圖 27 荷蘭㆟喫煙圖(1801-1804 年)  

たばこと の博物館藏 

圖 24-b 豪達市市徽 圖 25 17世紀荷蘭靜物畫㆗的陶煙斗 

圖 24-a 陶煙斗線繪圖 


